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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鸡
文/李洪峰

城市笔记

我家楼顶饲养了三只鸡，是三

只下蛋的母鸡。看到它们活蹦乱跳，

红红的鸡冠，长得很健壮，就知道能

下蛋。可这个春天一过，这三只鸡将

走向何处，它们的命运如何，很大程

度上就掌握在剩下那点粮食身上，

还有老婆。

这三只鸡以前在农村生活，进

城来差不多快一年了。它们是非常

幸运的，到现在依然活着，同它们一

起进城的另外二十几只鸡和两只鸭

就没那么幸运了。

终于赶上二胎放开的政策，人

过中年才带了老二。为了带老二，父

母早在乡下备好了产妇需要的农产

品，就是养鸡养鸭，共养了三十几

只，老二出生后，就送进城来，一时

吃不完，就放在楼顶暂时喂养。老婆

说吃鸡都吃腻了，而且吃了还是奶

水少，后来改吃醪糟鸡蛋汤和鱼汤，

解决了奶水少的问题。这三只鸡就

这样给留了下来。

它们在农村时，自由自在，海阔

天空，无拘无束。吃饱了粮食就到野

外，满坡跑，用瓜子扒泥土，捉虫子

吃，开开口胃。饿了就回家，总会有一

盆父母早已备好的玉米或谷子在等

着它们。天黑了自动回屋。当然，鸡也

回报主人，每天不是这只鸡就是那只

鸡下蛋，总要捡十几个蛋。那些蛋，卖

了一些，父母换些钱，更多的是他们

进城时带给我和弟弟两家吃了。这些

鸡进城后就没像农村那么好，不自

由，没土扒，没虫子吃，没草吃。活动

的范围只有一百来平米，也飞不出

去，被一层防漏雨的雨篷遮盖住，能

跳的高度就女儿墙那么高，雨篷就直

接挨在墙上，不敢加任何一个高度的

钢管，因为城建有规定。

当然相比别家在城里的鸡，我

家的鸡活动空间是相当大了，要不

是我居住顶楼，它们就会关进笼子。

鸡进城后，也给我家带来麻烦，

那就是老鼠，鸡把老鼠也招来了。这

个生灵不知有多大本领，是我之前

想不到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还是

防不胜防，偶尔会窜进屋。母亲说，

老鼠精得很，哪里有粮食就往哪里

钻，上天入地。用了粘鼠板，还见点

效果。老婆最害怕老鼠，我也讨厌那

个东西。

一天，邻居家老头问老婆，楼上

还养鸡的呀。老婆说还有三只，快了，

粮食吃完，就没鸡了。听老婆说，邻居

他家也进老鼠了。那老头不知从哪里

弄来一只猫，在天敌面前，这段时间

清静了些，可能是老鼠偷偷溜了。

每天早上，母亲起床的第一件

事就是到楼顶喂鸡，把剩饭剩菜给

鸡吃，还要撒些粮食。然后捡回头一

天下的蛋，有时是两个，有时是三

个。每天两三个鸡蛋刚好够老婆吃，

她还在哺乳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我家就没买过鸡蛋。

母亲听说粮食吃完后就没鸡

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她说每天下

两三个蛋，也不用买，况且是粮食鸡

蛋，与超市的不一样，蛋黄就要黄

些，有营养，粮食也不是买的。老婆

听后也有点心动。但考虑到招来老

鼠，现在影响到邻居，我还是略同意

老婆的想法。

母亲每天与这三只鸡打交道，

我和老婆很少上楼顶。这三只鸡是

父亲在世时他们在乡下饲养的，父

亲生前就舍不得吃鸡吃蛋。我理解

母亲的心情，一则时间长了母亲与

它们有感情，一则大概是母亲见到

这三只鸡，更多的是想起了和父亲

在一起的日子。母亲有些不舍。

喂鸡的粮食是父亲在世时他们

在乡下种的，母亲进城后，现在老家

的田地荒芜，自然也就不像以前从

乡下送来源源不断的鸡蛋，也自然

没有更多的粮食供给鸡吃了。

休假在家，我分担了母亲到楼

顶喂鸡的活。看着鸡吃食的欢，好美

的鸡冠左摆右晃，听着鸡下完蛋“咯

打咯打”的叫声，捡着鸡窝里暖乎乎

的蛋，拿在手上沉甸甸那种收获的

感觉，我的心情就同母亲一样，有些

舍不得这三只鸡了。

春分时节，北方的大地呈现

淡淡的绿色，各种树也显出浅浅

的绿，然而这淡浅的绿色笼罩了

世界，这是春天独有的景色。站在

高高的山坡上，回头看自己踏在

松软土地上的脚印，就像与大地

亲切的吻痕，深切感受到春的温

暖，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

在这个春天里，我意外地收

到了一个山西长治来的电话。那

边的声音有些激动，他是我初中

同学姬玉红。毕竟我们50多年没

有见面，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姬玉

红？我迅速地搜寻着记忆，脑海里

忽然闪现出一个十五六岁长得标

志俊气的小男孩，让我很激动。他

告诉我，人老了总是想起小时候

的人和事，由于父母的缘故，他的

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很多地方住

过，后来到山西长治定居。50 年

过去了，在他记忆中最深刻的就

是在独贵住的那段时间，忘不了

那里的人和事。

在人生的过往中，总有些心

心念念在春天里发芽。他说，让他

常常想起，王梅英，李玉清和我，

还有李和平。这几十年来他记忆

最深的是我，他记得我爱看书，佩

服我学习好。他说几十年来总是

想见见这些同学和看看那个让他

记忆深刻的学校和老师。前几年

他专程去了一趟独贵，却让他很

失望。独贵的变化太大了，没有原

来一点模样了。我住的村子不见

了，好玩又美的补拉滩不见了，原

来的学校虽然还有几排房子，却

找不到上学时的教室。没有见到

要见的同学，甚至连一个熟人都

没见着，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们的

班主任杨亚照。去看望老师后，他

带着无限的失落回到了山西。他

的弟弟不知怎么打问到我的电话

号码，他试着看能打通不，就打了

这个电话。这个电话让我满心感

动，感动这么多年来在远方还有

一位记着我的同学小弟。

春款款而来，轻轻柔柔拥着

喜悦并不为谁刻意停留，拂过大

地的每个角落，让万物绽放生命

的幽香。遥远的思念，总有抹不去

的记忆，时光风雨也淡化不了铭

刻的印痕。

那是在春天的一个下午，我

和母亲到补拉滩捡牛粪。那些寸

草，不畏冬天的寒冷等待着春天

的到来。春天一到，他们就使劲钻

出黑暗的泥土，在阳光下发芽微

笑。整个补拉滩和往年一样开始

泛绿，呈现一抹一抹的绿。补拉滩

是我们儿童时最喜爱的地方，只

要来到这个地方总是玩不够。我

踩着骆驼圪膝盖，来到清澈见底

的小溪边，凝神看小溪底的小石

子和溪边一株一株的嫩草芽。母

亲把捡来的粪都装在麻袋里，用

绳捆好，喊我回家。听到母亲喊，

才恋恋不舍离开小溪，背起麻袋

向回家的路走去。补拉滩离村子

有10多里路，一路只有我和母亲

走着，夕阳映照在路两边如雾的

绿色中。

我们回到院里，刚把粪麻袋

放下，姬玉红就笑嘻嘻地来到我

跟前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破旧的刊

物类书。他说为了送书给我在家

门口等我一个下午，这本书是他

偷偷拿来给我看的，让我不要给

别人看。

遇见其实很偶然，不知在何

时就会遇见，就会留下永远的牵

念。别离常常很简单，轻轻一个转

身连一声“再见”也没说，或许就

在天涯。我还没来得及还书，姬玉

红就随父母走了。我不知他从哪

里来，他和我从初一读书到初二

还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独贵，不

知又搬哪里去了。自那以后我们

再没见面，也没有他一丁点消息。

那本书不到两年在我读高中时拿

出来让同学们看也丢失了，可他

给我书时那个情景刻于我的记忆

里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

还是那么清晰，然而对于姬玉红

的记忆也停留在那时，脑海里出

现的是十四五岁常是笑嘻嘻的小

男孩儿。

在我回想的那一刻，时光在悄

悄流走，细细寻思，吹拂的风已从

冬来到了春，也会从春到夏，从夏

到秋，从秋回到冬，继续从冬……

其实，人到暮年，将日子过得

波澜不惊，在泥沙俱下的尘世间，

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他曾在我的

岁月里留下浅浅的一痕，时光匆

匆远去，就这样眨眼 50 年过去

了。在有痕的岁月，有太多的故事

辗转，有太多的念想堆积。在山水

间，坐在石头上，站在山坡上，就

像现在的我，听听大自然里的声

音，眼前的一景一心，那些深藏的

卑微尘心就会油然冒出，让你措

手不及。所有这些是给老去的年

华添上斑斓的色彩，给薄凉的人

生添上温暖的阳光，给疲惫的灵

魂一丝清新。每每春来，走进春天

去读春，或许是一种幸福吧。

读春
文/闫桂兰

往日情怀


